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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20世纪 80年代，高峰（右 3）来到安徽怀远大郭庄一带，探望当年救助他的村民的后人。

死亡线上的救助
———新四军老战士高峰的战地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战场上，他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就要“光
荣”了。

然而，素不相识的大爷转移隐藏他，亲如
兄弟的战友四处找寻他，善良的房东精心照料
他，机智的村民冒死救护他，陌生的老大娘端
来热粥温暖他……生死关头的一个个人、一件
件事、一句句话，让最终活下来的他铭记 50 多
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1920 年出生于周口淮阳的高峰，亲身经历
了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 1937 年初，他参加革
命。 1938年，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介绍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他为淮阳成达中学地
下党支部书记。 1938年 5 月，他参加西华人民
抗日自卫军，后随部队加入新四军，任新四军
四师旅特派员。 本文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身中数弹 昏倒麦田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国民党顽军 14 万重兵疯
狂进攻新四军四师。我豫皖苏边区 3个月反顽
斗争开始，四师官兵面临最困难的时期。 根据
首长命令，四师 11 旅警卫营归属 32 团统一指
挥。旅特派员高峰与警卫营官兵一起抵御敌人
围攻。

4 月 20 日下午 6 时 ， 32 团攻打安徽怀
远县大、小郭庄。 我军机枪猛烈扫射，将敌人
从小郭庄逼退至大郭庄。又经半小时激战，小
股顽军落荒而逃。按照新四军首长安排，警卫
营派一个排清扫战场， 高峰作为特派员参与
清扫。

21 日，队伍来到大郭庄，救治顽军伤员 ，
打捞敌人扔进河水中的武器。村民看到新四军
战士军纪严明，非常喜欢。已过中午，村民得知
战士们还没有吃饭，就想安排一顿饭。可是，兵
荒马乱的日子， 全村几十户人家连一斤米、一
斤面也凑不出来，怎么办呢？这时，人群里走出
来两位老人， 主动跑到几里外的村庄借了点
面，让村民做了面条。 连续征战多日的战士们
终于吃上了一碗面条。然而，谁能料到，这是他
们绝大多数人的最后一顿饭。 仅仅几个小时
后，他们就牺牲了。

下午 5 时，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
大郭庄，返回营地。突然，一直走在队伍前面的
两匹战马高声嘶鸣，调头回跑。 发生了什么？

原来，敌骑兵从远方奔袭而来，黑压压一
片，约两个连的兵力。很快，敌骑兵从西、南、东
三面包围上来， 一时枪声四起、尘土飞扬。 我
军只有一个步兵排，不足 30 人，敌我力量太悬
殊，我军战士只能边反击边突围。 当突围到大
郭庄村头时，高峰数了一下，发现只剩他和教
导员等 6 个人，其他官兵都阵亡了。 高峰也准
备最后一拼，他把随身携带的保密文件埋进麦
田，用脚踏实。

高峰他们被完全包围了， 敌军高喊 “抓活
的”。 6 人宁死不投降，拼命抵抗，把剩余的子
弹都打光，最后相继倒下。教导员被敌人的马刀
砍中头部，高峰被数颗子弹击中，血喷如注，两
人昏死在麦田里。

快要告别人世了

听不到枪声，听不到狗叫声，大郭庄村头
的麦田里寂静得吓人。 不知过了多久，高峰有
了点意识，但说不出话，睁不开眼，动弹不得，
很快又迷迷糊糊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高峰有了点朦胧的感觉，
耳边呼呼作响，眼睛却睁不开。什么声音？这响
声给他送来一阵阵暖流。 哦！ 是春风带来的温
暖，春风在唤醒他。 不久，他再次昏睡过去。

他又一次苏醒，明显感觉全身发冷，冷得
颤抖。他想动腿，动不得；想动手，动不得；想睁
眼，睁不开。为什么这么冷？好像一个大冰块压
在身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使劲睁开眼，看到
夜空挂满了星星。

再一次醒来，他感觉手上、脸上发痒，痒得
难受，不像是野生动物的伤害，也不像是小虫
子的叮咬。 哦，是春风吹拂麦穗， 麦穗扫在脸
上。 哦！ 是麦穗在唤醒他。

又是一阵昏睡， 他被四肢剧烈的疼痛惊
醒，感觉身体一会儿从左向右抖，一会儿又从
右向左抖，全身抖动得控制不住，一阵紧似一
阵。他想，这大概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吧。
他用发抖的左手顺着大腿向下摸，摸到伤口就
在膝盖上面；再往腿下摸，摸到湿漉漉的泥土，
有脸盆那么大。哦！那应该是自己的血浸湿的。
血染的土地很凉！ 他全身也冰凉！

他想，这块麦田是他战斗的地方，也将会是
他葬身的地方，也许他就要与人世告别了！

两位大爷夜半相救

“同志，你感觉哪里不舒服？ ”
“同志，你身上冷吧？ ”
“你身上痛吧？ ”
迷迷糊糊中，高峰感觉有人在身边小声说

话。他的手想动一动，却被两只大手握住，一股
暖流从手心一直涌到头顶。 他努力睁开眼。

两位老大爷弯着腰， 握着他冰冷的手，不
停地轻声问话。 高峰清醒了一些，有气无力地
说：“……大爷……麻烦你们了！ ”

不知道两位老大爷发现高峰多久了，听到
高峰能讲话了，他们非常高兴。 两人商量了一
下，说：“同志，你稍等一会儿，我们回村找张床
来抬你！ ”

高峰像战士服从命令一样， 静静地躺着，
忍受着饥饿、寒冷，一分一秒地等待着。

夜色中， 两位老大爷抬来一个小型耙床
(当地农具)， 轻手轻脚地把高峰从麦田里抬到
村中间一个草庵里， 小心地把他放在草堆中。
他俩又说一些安慰的话，随后悄悄地离开。

因失血过多，高峰感觉越来越寒冷，他不
断地把草往身上拢。

口渴、寒冷、饥饿、疼痛……这些一起袭击
他，折磨他。 他心里明白，现在是生死关头，能
坚持到天亮就有希望！ 不能坚持到天亮，就只
好在草庵里与这个世界告别！ 他咬牙坚持，再
坚持！

他睡不着，躺在草堆里，脑子里涌现出许
多问题：师首长在哪里？团首长在哪里？同志们
在哪里？ 那两位老大爷还会来吗？

战友连夜搜寻伤员

忽然，传来几声鸡叫，天快亮了。他心头一
惊，常年的战斗生涯让他养成了时刻保持警惕
的习惯。 拂晓前这段时间千万要注意敌情，敌
人常在这个时候偷袭。 身处的这个村庄，在过
去的 24 小时内已经进行过两场战斗， 天亮以
后，这里会发生什么，难以想象。

“哒哒哒……”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
再细听，马蹄声已经来到村里。

不久，附近响起敲门声。 “老大爷开门，不
要怕，我们是新四军。 ”来人耐心和气，但老乡
的房门始终没有打开。 外面的一举一动，高峰
都察觉到了。

“是敌军，还是我军？ 要是敌军，他们早就
踢开门了，不会连叫几声老大爷。 ”高峰认真分
析。 他透过草庵缝隙，看到 3 名身着灰色服装
的战士，牵着 3 匹杂色马，站在一处院子前等
候。 杂色马是新四军骑兵特有的，这些战士应
该是自己人。

高峰费力地问：“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 ”
战士警觉反问：“你是谁？ ”
高峰答：“特派员高峰。 ”
“他在这里！ ”随着惊呼声，3 名战士围拢

过来。
为首的战士大声说：“我们奉团长命令，来大

郭庄寻找受伤失散的战友，终于找到你了！ ”
3 名战士寻遍全村，找到两头又瘦又小的

黄牛和一辆破牛车。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高峰抬
到牛车上。有个来自西华的战士看到高峰的惨

状，泪流满面，一路上不断地安慰他 、和他说
话，并想方设法让牛车走得平稳些，以减轻他
的疼痛。

喝上一碗救命稀饭

一行人护送高峰到了团部。团长紧握高峰
的手，关切地询问他伤情。 高峰汇报时不自觉
地望向人群中一位老大娘端的饭碗。细心的团
长注意到了， 立即安排警卫员与大娘商量，给
高峰盛碗稀饭，一定要付钱。听到团长的话，老
大娘忙喊儿媳妇端来一碗稀饭，并连连摆手不
要钱。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快一天了，他流了很
多血，又一口水没喝 、一口饭没吃 ，他颤抖的
双手已无法接住端到面前的饭碗。 周围的战
友都伸手帮他，有的端碗喂他，有的托着他的
头。 一碗放了红薯的高粱面稀饭很快被他喝
完了。

团长命令把高峰抬到 2 连包扎伤口。连部
驻扎在一户农家小院里，连长和通信员忙着在
床上铺草，指导员和炊事班长做病号饭———鸡

蛋面条，卫生员给他消毒清创、上药包扎，又抱
来自己的被子给高峰盖上。

终于回到队伍里，高峰感到有救了。他睡意
上来，准备打个盹。 这时，连长大喊：“特派员，发
现敌情，我们走了，卫生员留下来照顾你！ ”

村外的枪声越来越密集，身边的战友集合
后瞬间不见了。 高峰刚刚放下的心，又提到嗓
子眼。他琢磨着，敌人来了自己怎么办？只有拼
命了，反正终是一死！

房东全家冒死保护

关键时刻， 房东老大爷从外面跑回来，关
好大门， 指挥几个儿子把高峰抬到堂屋西头
一个三面靠墙的偏僻夹挡里， 并用高粱秆围
起来。 感觉高峰安全了，房东一家人赶快出去
躲藏。

高峰听到外面的枪声一会儿紧密，一会儿
稀疏。他分析着战况，只盼望天快黑下来，便于
我军夜间行动。

“同志，你饿了吧？ 同志，你渴了吧？ ”一个
细微的声音传来。房东老大娘透过高粱秆缝隙
小声问高峰。她在外面躲藏，不放心高峰，悄悄
从村后麦田里绕弯摸回家里，盛了一碗早上做
的稀饭端来。 高峰喝稀饭的时候，大娘站在墙
角处说：“ 同志啊， 那些狗东西抓到咱们不少
人，都用麻绳捆起来，拖在马屁股后面往南去
了！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高峰心头一震“我
们又会有不少战士伤亡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房东一家都回来了。
老大爷进家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把高峰抬到

堂屋中间。 老大娘指挥几个儿媳妇做晚饭。 老
大爷像一位指挥员那样沉着，与儿子商量下一
步怎么办。他的一个儿子提出：“如果敌兵再来
搜，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屋内一片沉默。

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老百姓一心一意
拥护新四军，但是怎么才能保证新四军伤病员
的安全呢？一时间，大家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看到家人的无奈，房东大爷说：“新四军伤员在
我家，反正不能出事。 ”

半夜 ，大爷问 ：“高同志 ，这一带你有亲
戚吗？ ”

高峰说：“没有！ ”

大爷又问：“你有朋友吗？ ”
高峰答：“有，年甲长是我的好朋友。 ”
年甲长是附近年家庄有声望的人。 10 天

前，警卫营驻扎在年家庄时，全部给养都是这位
厚道的年甲长筹足备齐的。高峰断定此人可靠。

房东一家人很惊喜，动手绑担架，要连夜
转送高峰。出发前，大家明确行动路线，不走大
路，不经村庄，还规定了暗号和纪律：大爷左手
提马灯，走在前面探路，如果碰到敌人，左手将
灯提高，后面的人看到灯光就地趴下；路上不
准抽烟，不准说话。

临行前，大娘来到担架前，带着歉意对高
峰说：“同志，在俺家里也没有伺候好你，真对
不起！ ”几个儿媳妇跟在大娘身后，看着担架抬
出大门外，连连祝福高峰“一路平安”。

大爷一摆手，护送高峰的小队伍出发了。他
们翻过一条沟，在麦田里一直向西北方向走，不
久来到 6里之外的年家庄，找到了年甲长。

年家庄里温暖多

不出所料，看到受伤的高峰，年甲长毫不
犹豫收留了他。年甲长把高峰安置在村内一处
空房里，并从家里取来狗皮褥子和棉袍给高峰
保暖。 年甲长陪着高峰分析这几天的敌情，两
人谈了好久。 交谈中，年甲长说：“村里还隐藏
着 3位新四军的家属，她们非常想念部队上的
同志，你劝劝她们！ ”

很快，3 位女同志轻手轻脚地来到高峰床
边，她们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高兴，一遍又
一遍地问这问那。 发现高峰伤势严重，她们十
分难过，泪水一直流到嘴角。

她们中一位从老家来部队找丈夫，一位来
找哥哥，一位在部队鞋厂做工。 这段时间战斗
紧张残酷，她们与亲人失去联系，也不知道亲
人是死是活，急得直哭。现在见到高峰，她们有
很多很多话要问要说。

她们离开时，已是后半夜。 年甲长与高峰
商定，为了安全，要尽早离开这里，返回部队。

天亮了，高峰还在睡。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
床边响起，喊他吃早饭。 高峰睁眼一看，3位女
同志全来了。 她们一人扶他坐起来，一人喂他
稀饭，一人端饭盆。 稀饭是高粱面加几块红薯
煮的，他一连喝了两碗，真香！

中午饭送来了，是香喷喷的面条，这是她
们三人精心准备的。 头天夜里，她们和年甲长
进行了分工：年甲长负责全力找部队，她们全
力照料高峰。三人凑钱买来面粉、鸡蛋等，用鸡
蛋和面擀面条。她们说，这样的面条容易消化，
适合伤员吃。

年甲长一早就出去打听部队的去向，午时
带回好消息：西北 5 里外的村庄驻有新四军卫
生队。 大家为找到卫生队而高兴。

当天夜里，年甲长安排人抬着高峰去卫生
队驻地，3位女同志同行。

高峰躺在担架上，望着满天星星，不知方
向，只感觉翻过一道又一道沟。有的沟很深，时
刻跟在旁边的 3 位女同志便过来帮助扶稳担
架，以免高峰翻到沟里。不知走了多少路，一行
人把高峰抬到新四军团卫生队驻地。

黑夜探望 安慰鼓励

高峰刚刚被放下，还没安置稳当，又传来
敌情。 漆黑的夜色中，高峰随伤员队伍继续转

移。来到一个村庄，高峰被放进一间屋子里。天
亮了，不时能听到脚步声和讲话声，就是不见
有人进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高峰的心里一
时没有着落。

正常情况下，伤员找到团卫生队，就像回
到家一样，理应安顿下来并被救护。 但高峰很
快发现不对劲， 几天来自己被不停地转移，很
少见到医务人员，这是怎么回事？

躺在这间房屋里，高峰又饥又渴，更揪心
的是他的伤口得不到治疗。 他想了很多，自己
这条腿会不会坏掉、会不会被截肢？ 自己会不
会死在这里？

当天半夜，院子里忽然传来说话声，紧接着
几个人走进屋里。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热情地
说：“高峰同志，团长来看您了！ ”一瞬间，高峰满
腹心酸涌上来，好一会儿才控制住情绪，说：“首
长，您辛苦了！”团长弯腰握住他的手，询问伤情
如何。 当得知高峰伤腿肿胀、疼痛得厉害时，团
长安慰说：“安心养伤，不要难过。 ”

数十年后，高峰依然记忆深刻，他说：“在
我负伤之初，团长两次来看望，给予我热情的
鼓励和暖心的安慰，让我一生难忘。 ”

又被抬进麦田里

第二天晚上，高峰被几位老乡转移到另一
个村，放进一间空屋内。 天未亮，又来几位老乡
用担架抬着高峰跑到村外， 把他放到麦田深
处，然后躲开了。

此时，高峰伤口流脓、溃烂，生满蛆虫，骨
头外露，疼痛难忍。

几天前， 他在大郭庄的麦田里身负重伤，
几经周转，希望时有时无。如今，又被送到麦田
里，高峰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还
能不能撑到天明。

天微亮，高峰睁开眼，大雾浓重。他隐约听
见麦田中有人走动的声音， 相距不过几尺远。
来人停步，趴在地上，小声自我介绍说，他是某
部炊事员，因伤不能行军。 高峰要求他悄悄进
村探探实情。

20 分钟后， 这位炊事员领来 2 连连长、指
导员和一群战士，把高峰抬回村内。

再次回到部队，听了战友介绍，高峰心中
的疑问才有了答案。 当时，全师处在反敌斗争
的紧张状态，天天打仗，天天有伤员，打仗和护
理伤员常常不能兼顾，一批重伤员不得不寄留
在老百姓家里。情况危险时，伤员寄留在谁家，
谁家负责转移或掩护，保证伤员的安全。

那段时间，伤员由东村到西村，由张家到李
家，天天被转移，看不到队伍，没人来医治，没人
来护理……这就是部队当时的无奈处境。

部队首长也很着急， 为把伤员集中起来，
组织安全转移，师、旅首长命令 32 团派一个连
集中失散的伤员。几天来，这个连队去了 30 多
个村庄寻找伤员，想不到在大郭庄村里发现了
高峰，也找到了另外一些伤员。

此后 ，高峰再也没有离开过部队 ，在新
四军后方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 ， 1942 年 8
月伤愈。

归队之后，高峰在中共淮北区党委先后从
事侦察情报、保卫警卫、除奸反特等工作。 1945
年 9 月，高峰作为中方代表团副官，到扬州参
加苏中战区日军受降仪式。 1946 年以我方副
官身份，到江苏淮安市参与国、共、美三方军事
调处执行小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高峰任江苏省公安厅党组成员、江苏省公安学
校校长等职，1984 年离休，1994 年逝世。

救命之恩 铭记终生

作为一名军人，高峰早已看淡生死。 然而，
曾在死亡线上救助过他的人，高峰常记心间。

20 世纪 80 年代， 他离休后多次前往安徽
怀远一带寻找那段难忘的记忆和当年救他的

恩人。
他来到当年重伤后躺倒的那片田地，站在

田间向四周张望，热心的老大爷、善良的房东、
厚道的年甲长、淳朴的新四军家属、亲如兄弟
的战友……他们好像都在跟前。

他回到年家庄，年甲长已经去世。 高峰见
到年甲长的后人，送去慰问金、慰问品，表达自
己的感恩之情。

晚年，高峰写了长篇回忆录。 他受伤后的
那段经历成为回忆录的重头戏，一个个救命恩
人成了主角。 ②15

（（下两图为反敌作战中的新四军四师官
兵。。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